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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的体制谱系学反思

欧阳婷　 欧阳友权

摘　 要：网络文学对中国文论发展最为深刻的影响，在于让千百年来积淀起来的文学体制谱系出现技术改写或悄然置
换。突出表现为：从主体身份看，网络文学生产用普罗“草根”僭越了知识精英的文学话语权，创作范式上用自由写作颠
覆既有的文学秩序，文学格局上以恒河沙数般作品存量遮蔽文学经典，价值认同上用传媒市场的商业导向对抗文学高
度，而在观念传承上，则以“技术至要”搁置了传统文学的逻辑原点。由此引发的传统文论规制与传媒技术宰制的博弈，
从体制谱系的学理本体上，把文艺理论转向与转型的时代命题推到了当今文论建设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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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文学像网络文学
这样与新兴的传媒技术那么近而与传统文学体制
那么远，也从来没有一种文学生产像网络写作这
样，拥有如此大的自由度又如此轻松地解魅文学
旧规；当然同样，也没有哪种文学会像网络文学这
样，备遭诟病、争议不断以至于命名艰难。可以

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因为网络的出现开始改
变原有的轨迹和发展格局，网络却因为文学的加
盟而赢得了自己更多的关注群体，增加了文化含
量。

其实，无论是创作、阅读或评说、研究网络文
学的社会族群，还是收揽、传播或开发、经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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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传媒公司和网站编辑，均在当下数字技术
霸权的掣肘中不断调适自己原有的角色，形成了
文学历史节点更替的“转型共同体”。不过，由网
络传媒触发的种种文学嬗变的背后，无不受制于
一种深层的观念裂变

""

文学传统规制与传媒技
术宰制的现实博弈。数字技术的强劲推力不仅为
文学打上了“网络”的印记，还日渐内化为文学的
某些新特性，创生出网络文学不一样的品格，并通
过文学体制谱系的悄然置换，让千百年来积淀起
来的文学规制出现“格式化式”变异。于是，对网
络文学作体制谱系学的辨思便成为我们体认网络
文学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端口”，它把文艺理论
转向与转型的时代命题推到了当今文论建设前
沿，需要认真的学理逻辑反思。

一、从主体身份看，
网络文学话语权的下移

蕴含着技术“草根”对知识精英的僭越

　 　 自打人类社会出现职业分工，文学便成为
“文人之学”、“文化之学”，“文心之学”，是断文
识字的知识精英情趣表达、酬唱应和的交往方式，
抑或感世伤时的有为而作、体察社稷民情的时代
发声。无论诗歌的深情抒发还是小说的细腻描
写，都需要用艺术灵性的专门技能形成精英书写
的膜拜价值，以长期训练和经验传承创造独具个
性的文学作品。因而，传统的作家居庙堂之上而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他们的“身份”意
识里承载着经邦治国的深沉使命。有了“作家”
的无冕身份，便可一边以“立言”、“立德”之高远
志向切入社会文化主流，一边用“上智”精英之自
信力掌控文学话语权。因而，文学之事，从孔子那
时开始便一直是“思无邪”的持正之声和“兴观群
怨”的社会权力、民生道义的象征，而不只是一己
一事的个人表达。到了现代，社会分工的平权意
识淡化了人们的身份特权，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
作家即使不以“精英”自居也属“文人”之列，仍然
秉持专业专享的文学话语权，并用文学话语表征
文化政治话语，以文学发声覆盖社会各个层级，在
给定的“圈子”内追求纯文学的深刻与精致，让精
英写作的文学阵营蕴含一个时代的文学力量，通
过印刷媒介载体批量生产，让经过甄别抑或推崇

的作品向社会公众作单向度传播。在我国，以作
家协会为管理机构的“会员体制”，让作家有了制
度的归属感和族群的认同性，也强化了他们的文
化身份和社会层级属性。

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文学体制。数字化
网络用技术平权的操控方式不断对精英式写作主
体釜底抽薪，实施文学话语权的下移与“均等革
命”。它让“作家”变身为“写手”，把文艺女神从
高堂拉回民间，让“人人都能当作家”的梦想变成
现实。网民手中的键盘鼠标一夜间更换了昔日的
“文房四宝”，知识化的民间表达，草根性的底层
书写，昔日对文学充满向往又不无敬畏的“沉默
的大多数”，便齐刷刷对网络投来文学眼神，形成
了一股“草根”书写恣肆奔涌的洪流。文学写作
不仅回归“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感于哀
乐，缘事而发”的大众体制，还由于新媒体的迅速
普及而让网络上的文学行为呈前所未闻的“爆炸
式增长”态势，形成新世纪以来汉语世界的“网络
文学现象”。有统计显示，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底，
在我国５． ６４亿网民中，有网络文学用户２． ３３亿，
网民的文学使用率为４１． ４ ％。这其中，有超过２
千万人上网写作，网站注册写手约２百万人。文
学网站及移动终端每天的文学阅读超过１０亿人
次，仅盛大文学麾下的几家在线中文写作平台就
有签约写手超过１５０万人，这样的“文学大跃进”
可谓前所未有，数量惊人。我们知道，我国现有作
家协会会员不足２万人（中国作协会员约９千人，
４４个省级和行业作协共有会员９千３百人），即
使加上没有加入作家协会的业余作者，与百万计
的签约写手和千万计的上网写作大军来说，其数
量之分殊仍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这种落差的意义
主要还不在数量的多寡，而在于主体身份的开放、
文学话语权的解放和民间文学生产力的释放，是
“作家”身份消解后技术“草根”对知识精英的体
制性僭越，它所创造的巨大文化关注，重构了足以
表征一个时代的文学新语境。

二、从创作范式看，
网络自由写作的“无障碍”模式
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写作秩序

　 　 文学写作无疑需要专门的技能。人类社会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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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不断把这种技能从“专门”推向“专有”和高
端。千百年创作经验的积淀，通过文学经典的凝
聚而代代相传，从而形成强大的传统壁垒和“秩
序力量”，使人们对什么是小说、怎样才是好诗，
以及创作的每个环节有了约定俗成的规范、规制
乃至规律。从屈原到杜甫，从施耐庵到曹雪芹，抑
或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
巴（金）、老（舍）、曹（禺）、艾（青）、丁（玲）、赵（树
理），一个个熠熠生辉的文学星座高擎着创作的
标杆，并通过《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
《原诗》、《人间词话》、“延座讲话”等历代的文
论、诗论、词论、曲论等著述，得以总结经验或提升
理论而代代传承。于是，文学秩序不仅是或然的
“秩序”，也是必然的逻辑和令人膜拜的传统，甚
或是必须遵循的创作典律。

然而这一切均因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出现而发
生改变。计算机网络让技术成为传媒，它对文学
秩序的坚守形成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力量：
一方面颠覆了传统的写作秩序，同时又对文学活
动实施“颠覆性建构”，用自己的“技术宰制”打造
出自由写作的新秩序。如网络写作和发表的无门
槛、零成本、不计身份、机会均等和操控简易，消除
了传统的编辑把关或权威举荐的“前置筛选”模
式，转而采取随性书写、自由发布、网民互动、市场
选择的“后置认同”机制。我们看到，网络写作的
匿名性消除了作者的“出场焦虑”；文学网民适于
写还是不适于写消除了“身份焦虑”；他们写什么
不写什么消除了“选择焦虑”；怎么写、什么时间
写、写成什么样子消除了“制约焦虑”；网络写作
键盘速度的“运指如飞”用高产神话消除了“速度
焦虑”；而随写随传、指哪到哪的自由机制则从根
本上消除了业余创作的“发表焦虑”。这时的文
学写作实在是一件轻松而惬意的事情，这便是评
论家李洁非很久以前就曾总结的：“关于网络文
化精神，如果非得用一个词加以概括，我所能想到
的便是Ｆｒｅｅ。”他解释说：“必须注意到，这种写作
的冲动，不是平面媒体上作家写作的‘文学冲
动’，它没有边界，完全‘Ｆｒｅｅ’（取其所有含意）。”
如“自由的、不受别人管制的”、“自主的”、“宽松
的，无拘束的，随便的”、“自愿的”、“免去……（比
如免费）”、“空闲的，打闹的”、“随时有的”、“任
意的”等等（李洁非《文学报》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０
日）。

相对于“比特”媒介的传播方式，传统的文学
载体受到“原子”介质的限制，创作、传播、阅读是
一种不脱离物质载体的“物理”行为。文学生产
的各环节之间预设了诸多壁垒，如执笔写作时艰
辛的“爬格子码字儿”，发表作品的“婆家难觅”，
印刷出版面临残酷遴选和成本压力，以及物流周
期、传播速度、阅读方式等环节的物理时空的限制
等等，因而文学生产与消费一直都是一种“圈子
里的事儿”，尊崇的文学一直被桎梏在“象牙塔”
里，生存空间日渐仄狭，普罗大众要想忝列“作
家”只能是一个遥远而奢侈的文学梦想，要想阅
读作品亦需花费不菲成本。早期的网络写手李寻
欢对此深有感触：“在过去的文化体制里，文学是
属于专业作家、编辑、评论家们的事情。它们创
作，发表，评论，津津有味，却不知不觉间离开‘普
通人’越来越远。［……］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网
络，于是不必重复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编辑，等回
音，修改等等复杂的工艺了。想到什么打开电脑，
输入，发送———就ＯＫ了。”他认为：“网络文学之
于文学的真正意义，就是使文学重回民间。”他还
形象地比喻说，如果说新文化运动解决了文学之
于民众的“文字壁垒”问题，那么，网络则解决了
文学之于民众的“通道壁垒”问题（李寻欢“我的
网络文学观”，《网络报·大众版》，２０００年２月
２１日）。有传统作家以机换笔后曾欣喜地描述过
上网写作的快感：“从此，我在写作时不再低头，
而是抬起了头，十个指尖在键盘上飞舞，就像钢琴
家潇洒地弹着钢琴。我的文思，在噼噼叭叭声中，
凝固在屏幕上，凝固在软盘里”（叶永烈等１２１）。

自由是文学的本性，数字技术是人类从自然
界中赢得更多自由的手段之一，而文学与数字技
术的“联姻”，让我们得到的就不仅是自然科学世
界中自由对必然的超越，还有精神世界、情感世
界、意义世界里人文价值的自由体验，后一层面已
经超越了技术工具的征服而升华为形而上的人类
本体论自由境界。１９９６年，美国人约翰·Ｐ·巴
洛（Ｊ． Ｐ． Ｂａｒｌｏｗ）发表《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宣
称：“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每一个人都能进入的，没
有由种族、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或出身带来特权与
傲慢的世界；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每一个人不论在
什么地方都能表达他或她的不管多么单一的信仰
的世界；你们有关财产、表达、身份、运动、背景的
法律概念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将在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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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空间中创造一种新的精神文明”（巴洛《科技
日报》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８日）。如果这样来理解网
络，那么网络自由写作对文学秩序的颠覆就不仅
仅是一个媒介改变的载体差异，而是文学本体与
人类本体在数字技术平台上的交融。不过从文学
的传统规制来追问，仍有一些新的问题期待我们
解答。比如，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划时
代的文化变迁在加速，从书籍时代到超文本时代，
我们已经被引入了一个可怕的生活空间。这个新
的电子空间，充满了电视、电影、电话、录像、传真、
电子邮件、超文本以及国际互联网，彻底改变了社
会组织结构”（米勒１５６）；另一方面，这些技术传
媒带来了创作范式和文学秩序的改变，我们之于
文学的各种观念也在发生的深刻的变化，人们不
禁疑虑：网络之于文学的影响究竟是如温纳
（Ｌａｎｇｄｏｍ Ｗｉｎｎｅｒ）所说的“人的目标为契合工具
的特性而进行调整”（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ＣＭＣ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１
Ｆｅｂ． １９９６），还是如波斯特（Ｍａｒｋ Ｐｏｓｔｅｒ）所担忧
的：任由计算机书写的“镜像效果”去“颠覆笛卡
尔式主体对世界的期待”（波斯特１５１）。

三、传媒市场的文化推力，
让网络文学用恒河沙数般的
文学存量遮蔽了文学经典

　 　 近年来汉语网络文学作品的爆发式增长，已
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也是网络文学以
体量优势傲视中国文坛的基础。超过２亿文学网
民的阅读期待，千万计上网写作大军，百万计网站
签约作者，让网络原创之作以令人惊叹的巨大增
幅涌向文坛，以“大跃进”式的写作高产谱写了这
一文学的“海量神话”，创造了网络文学的“人气
堆”现象。譬如，截止２０１１年底，仅盛大文学旗下
６家文学网站，①就拥有作品数超过５８０万部，累
计发布作品超过７３０亿汉字，每天有超过６０００万
字的原创作品增量，月度访问用户６９７０万，拥有
作者总数近１６０万②。其麾下的“起点中文网”每
天有超过３亿的ＰＶ流量，千万计的用户访问量，
这几年来的几何式快速增长已让网站积累原创作
品超过百亿字。老牌的文学网站“榕树下”，每天
能收到近５千篇自由来稿，１９９７年建站以来，共
收藏文学投稿超过４０万篇。女性文学网站“红

袖添香”有注册用户２４０万，储藏的长短篇原创
作品总量超过１９２万部（篇）。“晋江文学城”简
介上写着：网站有注册作者４０万，小说６５万部，
并以每天７５０多部新发表的速度继续发展。网站
平均每１分钟有一篇新文章发表，每３秒有一个
新章节更新，每０． ５秒有一个新评论产生。网络
上的高产写手、超长篇作品不断涌现，如淡然的
《宇宙与生命》长达２７３０多万字，创下长篇之最。
著名写手唐家三少曾在一年内写下４００万字，并
创造了连续１００个月不间断更新小说的记录，阅
读人次超过２． ６亿，２０１２年４月，盛大文学为他
申请了个人连续写作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国有
经常更新的文学网站数百家，加上门户网站文学
板块、个人文学主页、文学社区论坛，还有超过３
亿手机网民的“段子写作”，３个多亿的微博群体，
以及近４亿微信用户中的文学类信息等等，如此
看来，网络作品存量的恒河沙数及其作品阅读的
“涌动”效应，已经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
“网络文学现象”。其对汉语文学面貌的重新“洗
牌”，对中国文学版图的改写与整饬，对汉语文学
存在方式的巨大影响，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任何
一种文学形态都不曾有过的。尽管这种文学尚存
在“量”与“质”的落差，但无疑它已经用“海量”
存在确证了自己的历史在场性和文学新锐性。

网络文学的高产神话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
用浩瀚的作品声势遮蔽了传统文学经典的光芒，
尽管它不可能改变经典的艺术价值和已有的文学
地位，但却能吸引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
眼球，抢占经典的读者群资源；并且，网络作品的
极量覆盖不会干预经典已有的历史影响力，但却
可能减少人们对文学经典的现实关注度，让经典
的魅力搁置雪藏，影响经典的代际传承。我们知
道，文学经典是历史积淀起来的由特定文化命意
所标持的价值规范，它是由作者和读者互动生成、
赓续认同的艺术标杆。从作者角度说，创作经典
是一个作家的最高追求，经典写作是主体“春蚕
吐丝”般付出却可遇不可求的成功境界；而从读
者的角度说，阅读经典是受众之于作品的高位选
择，是最值得深度阅读和仔细品味的审美大餐，因
为经典所蕴含的深邃思想和永恒价值是滋养人生
最好的心灵鸡汤。然而这一切，在网络创作和阅
读中均被实施了祛魅性的“体制性超越”。网络
写作重表达不重创新，重交流不重积淀，生动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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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直抒胸臆胜过精雕细琢和深沉厚重，戏谑仿
拟、技术拼贴消弭了崇高的艺术原创，技术的无穷
复制完全回避了艺术经典应有的恒亘沉积性，速
成与速朽的旋即转换不仅稀释了文本的诗性，也
冲淡了人们对经典的审美追求。结果，复制就是
本源，拼贴即是创作，吐嘈便是文学，文学作品成
了“文化工业”的载体，技术化生产成为文学存在
合理性的根据，文学的经典性连同对经典的信仰
一道成了一个被遗忘的隐喻。与之相适应，网络
的“填鸭式”阅读和“冲浪式”浏览追求的是单位
时间内的信息获取量，文学网民对作品的欣赏一
般不会去执意寻求“余味曲包”或“深文隐蔚”，而
是浅阅读、轻触碰，快乐至上，快餐式消费，求一时
之愉悦游弋于虚拟乐园，而不在意对象是否精致、
深刻抑或经典。他们所诉求的是自况而非自律，
所追求的是“当下”和直观，而不是深度与意义。
此时，草根作品规模化覆盖与合法性在场掩盖了
经典的缺失，文学经典及其它所依存的那个体制，
已经被新媒体文学跃动的活力隐遁庋藏。几年前
就有持论者曾为此质疑：经典是由时间的历史累
计而成的认同标准，它总是以“缺席的在场”方式
被历时性地延迟出场，而数字媒介写作却只在当
下的空间共享交互的过程。当技术媒介越来越以
自己的祛魅方式揭去艺术经典的神圣性面纱，抛
弃经典的认同范式，回避经典的深邃意旨，挤兑经
典的生存空间时，艺术还有能力用“经典”来为人
类圈起一个理性的精神家园吗？（欧阳友权
１５３）。今天，从另一因由看，网络作品能以恒河
沙数的存量和快慰阅读式营销遮蔽文学经典，其
深层原因可能在于：经典文学追求高度，而网络文
学更追求宽度，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三国演
义》、《红楼梦》等经典名著的尊崇地位是基于人
文审美的艺术力量和历代人们对这种力量的信
仰，而网络小说如《诛仙》、《吞噬星空》、《藏地密
码》、《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则是依托人
气和产业化助推开辟自己的生存空间。网络文学
需要的是“活下去”，传统经典需要的是“升上
去”。这样，尽管网络文学无力从品质上与文学
经典形成正面对抗，却能依托技术配置的文化推
力不断突破边界，把“数量”与“质量”的博弈演变
为“技术”对“艺术”的胜利，继而让经典遭遇“束
之高阁”的祛魅和“高处不胜寒”的冷遇。网络文
学以“面”的覆盖替代“点”的占位，用迅速抢占消

费资源的“大众覆盖”策略制衡文学经典的权力
话语，消解其原有的膜拜价值，其结果，网络“制
衡”的可能不止是经典，还有经典背后的文学成
规与传统体制。

四、在价值认同标准上，
市场化生存方式勖勉网络文学
用商业导向对抗文学高度

　 　 如果说传统文学是一项“事业”，网络文学则
是一种“产业”；传统文学是体制化创作，网络文
学是市场化生产。千百年来，作为主流的文学活
动都是富于承担感的有为而作和意义之举，无论
是中国文论传统的“兴观群怨”（孔子）、“讽谕美
刺”（《毛诗序》）、“熏浸刺提”（梁启超），还是西
方艺术美学的“净化论”（亚里斯多德）、“寓教于
乐”（贺拉斯）、“社会镜鉴”（列夫·托尔斯泰）、
“生活的教科书”（车尔尼雪夫斯基），都注重文学
对社会的干预、对心灵的濡染和对人生的启迪，无
不要求作者用创新的艺术追求去追求生活的真
度、思想的高度和意义的深度，作为价值原点的那
个“文学性”是文学写作的永恒动力。于是，我们
有了“三不朽”、“形神论”、“意境说”、“典型论”
诸理论，以及“思想性与艺术性”、“真善美”、“历
史的与美学的”等众多评衡标准，它们一道构成
了文学传统的理论圭臬和创作约束机制。

这一切在网络文学语境中均发生根本改变。
网络文学连同它的承载体计算机网络，都是技术
市场配置与阅读市场选择的产物。这里没有了主
流文学的“作协管理”体制，也不需要掣肘于已有
的作品认同标准，只需要以市场为中心的读者首
肯和网站运营的商业导向。文学网站独立经营，
自负盈亏，适者生存；网络写手靠了“技术丛林”
和“山野草根”这两把大刀从“孤独的狂欢”开始，
日渐演变成为一种职业选择，一种谋生手段抑或
致富路径，作者期待的已经不是或者主要不是文
学高度和永恒的价值，而是读者的点击率、收藏量
和网站对作品的“全版权”经营，作品版权转让、
二度加工的产业链盈利能力，才是网络文学创作
者和经营者最为关注的。文学网络公司的ＣＥＯ
可以被评为文化产业年度人物，③网络写手的傲
视群伦的荣耀是进入“作家富豪榜”，④这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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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变化正说明了商业导向对网络文学的勖勉
作用。

一般而言，网络原创文学有两种价值：一是作
为内容生产的产品价值，二是作为互联网产品的
流量价值（舒晋瑜《中华读书报》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
日）。细思之，这两种价值中，流量价值即是商业
价值，它是由文学网民的点击、参与、收藏、评说汇
聚而成的，流量的大小不仅意味着作品的“人气”
指数，也决定了它的市场开发潜力；而网络原创之
作的产品价值主要也不在于其作为艺术品的人文
审美水平，而在于它被读者认可的作为娱乐品的
大众文化价值。如２０１２年度华语言情小说大赛
的冠军作品《盛夏晚晴天》人气爆棚，后被改编成
电视剧在各大卫视热播，收视率一路飙升，在网络
上的单集播放量突破２千万次。２０１３年的华语
言情小说大赛第一赛季冠军《亲亲老公请住手》
（作者纳兰静语），５个月内吸引了超过１千２百
万次点击量，引起许多文化公司关注，“钱途”一
片光明。这几年每逢年末，网络上都会出现不同
类型的网络文学作品排行榜，⑤一些商家和文化
经纪公司都很重视这些榜单排名，因为这些上榜
作品大多都是以点击量和粉丝群为基础的，其中
蕴藏了许多商机，众多网络小说的图书版权转让，
影视、网游或动漫改编等，都是从这里找到内容资
源、开辟营销渠道的。创作战争类网络小说《战
地狼烟》的作者菜刀姓李（李晓敏）曾说：“传统文
学和网络文学真正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决定作品
命运的人变了：以前是编辑决定作品生死，到了网
络上更多地是由读者来判定作品的命运。在某种
程度上，写手由迎合编辑或者文学期刊变成了直
接取悦读者”（王觅《文艺报》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３
日）。写手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上帝”的
身份变了

""

读者网民才是他们的“上帝”，网民
手中的鼠标就是上帝手中的宝盒，层出不穷的各
种数码接收终端分享着网络写手“指头上的乾
坤”，而在它们的背后则仍然是传媒市场那只“看
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以读者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方式，让
网络文学走到了文学体制之外，走进了“文学产
业化”槽模，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文化表达。
这时候，网络作者和网站经营者很快结盟为“利
益共同体”，但作为一种完整的商业形态，似乎还
缺少一个消费者环节。在我国，这一环节是由

“付费阅读”⑥模式来填补的。２００２年，“读写网”
和“明杨·全球中文品书网”率先开始付费阅读
尝试。随后，起点中文网、幻剑书盟、天鹰等玄幻
小说网站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付费阅读模式，虽
然千字２分钱（最贵的千字／ ５分）较为廉价，但因
付费阅读者甚众，依然有利可图，更重要的是它
“圈”住了稳定的消费群和作者队伍。２００４年１０
月，起点中文网被盛大网络收购并成为盛大全资
子公司后，进一步健全了网络作品的付费阅读机
制，由此构建起了更为成熟的网络文学商业模式，
即以版权生产为中心，移动互联网和版权衍生为
两翼的“全版权”⑦产业链盈利格局。从此网络文
学才真正成为一项产业，网络文学也因利益驱动
而呈现近年来的繁荣局面。

商业导向催生了网络写作的高产，也产生了
明显的负面影响，这有两点突出表现：一是商业利
益驱动追求的是资本最大化而不是作品品质的最
优化，可能出现网络写作的急功近利和曲意逢迎，
导致文学审美承担和社会承担感的弱化、自我矮
化、“注水”写作、类型追风、反诗意化、粗口秀叙
事等等不良文风盛行，以致网络文学整体水平不
高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根本改观；二是网络写手的
点击率崇拜造成原创力不足，一些作者谄媚于趣
味写作，选择娱乐至上，主动放弃了对精品力作的
文学追求，让商业导向对抗文学高度成为一种常态，
甚至成为利益至上的理由，这不仅是对文学体制的
挑战，也是文学创作的异化和文学发展的悲哀。

五、在基础学理维度上，
网络文学以技术至要搁置抑或
消解了传统文论的逻辑原点

　 　 网络文学是在数字技术传媒的母体上生长起
来的，技术的元素和程序规制不仅助推文学生产、
传播、阅读、评说的每一个环节，形成文学活动的
“工具思维”，还将影响文学的理论构建。经过这
些年的发展，网络化的“技术至要”日渐改写了人
类文明元典预设的文学逻各斯的依存形态，搁置
了文论学理的持论支点，从基本观念、持论范畴和
理论系统上对传统文论实施全方位技术性超越，
让当代中国的文论建设开始出现理论逻辑原点的
范型转换。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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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逻辑的基本观念上，网络文学用技术
哲学覆盖艺术美学，正尝试对几个文学“元问题”
的重新解答。譬如，（１）网络技术的键盘鼠标把
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调整为面对虚拟世
界的自由表征，重新解答了“文学是什么”；（２）网
络技术的“比特”叙事让人与世界的文学审美关
系变成“数字化生存”的本真叙事，由此构成了
“文学写什么”；（３）网络技术规制对文学秩序的
重新洗牌，将传统审美积淀的创作经验转换为电
子符号代码的感觉撒播，重新设定了“文学怎么
写”；（４）网络技术的“无纸书写”和“运指如飞”
把文学创作从神圣的艺术殿堂拉回虚拟世界的娱
乐平台，从而使文学一直秉持的经世致用、有为而
作，转而成为自娱娱人的开心游戏或者商业链的
效益追求，这是从观念上颠覆了“文学干什么”的
逻辑原点。

概念和范畴的大量更新是网络文学技术至要
的另一突出表现，不过这次概念术语的大范围置
换不同于上世纪８０年代“方法论热”时出现的新
名词狂轰乱炸，而是现代信息技术名词面对新媒
体文学的横向移植时的技术规约性范畴设定。这
里有与计算机网络通用的技术概念如新媒体、数
字化、万维网、下载、比特、软载体、超文本、多媒
体、元媒体、宏媒体、赛博空间、网络粘贴等等，但
更多地还是文学与网络“联姻”后不断衍生又不
断约定俗成的专有概念和范畴，如读屏时代、以机
换笔、计算机自动写作、虚拟现实主义、多媒体叙
事、链接修辞、戏仿经典、在线交互、签约写手、付
费阅读、手机写作、博客和微博客文学、“拉”欣
赏、ＢＢＳ批评、长评、酷评、收藏、ＴＯＰ作品榜，以及
层出不穷的网络文学文体类型方面的新概念，如
接龙小说、小长篇、电脑全息诗、Ｈ小说、清水文、
ＹＹ小说，还有玄幻、奇幻武侠、仙侠、科幻、灵异、
修真、穿越⑧等众多表述类型化作品的名词。在
这里，有两类新概念尤其值得关注，它们对文学的
范式转换和边界拓展最具影响力。一类是纯语言
学意义上的新名词术语，另一类则是用于表述理
论范畴的新概念。前者多为聊天室、网络论坛即
兴粘贴时使用的文学语言新词汇，如火星文、凡客
体、甄体、打酱油、灌水、板砖、挖坑、打赏、菜鸟、
大虾、顶、萌、偶等，还有不可胜数的拉丁化网络
语、阿拉伯符号语、符号脸谱、网络生造词、网络流
行语等等，它们以新词汇更新网络文学写作的新

语法和新修辞，以至于形成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
两套相互对立又常常彼此兼容的话语形态和表意
体系。后一类理论范畴对于网络文学自身的理论
建设更为重要，也是这一文学对传统文学实施观
念渗透和体制僭越的学理“砖块”。例如用于说
明草根写作的“平庸崇拜”，用于表征网络自由写
作、率性而为的“感觉撒播”，用于网络读写转换、
在线交互的“主体间性”，用于表达网络写手颠覆
神圣、解构经典、消弥崇高的“渎圣思维”，以及从
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借鉴的一些范畴如“膜拜价值
与展示价值”（本雅明）、“世界的祛魅”（马克斯
·韦伯）、“虚拟现实”（尼葛洛庞帝）、“地球村”
（麦克卢汉）、“文化言路断裂”（丹尼尔·贝尔）、
“超越美学”（沃尔夫冈·韦尔施）、“媒体文化范
式”（戴安娜·克兰）、“临界书写”（马克·波斯
特）、“元叙事”（鲍德里亚）、“消费文化”（迈克·
费瑟斯通）、“表征危机”（哈桑）、“后现代主义文
化”（Ｆ．杰姆逊）、“文学消亡论”（希利斯·米勒）
等等，它们所构成的现代文化背景，不仅与网络文
学形成一定的“图－底”关联，也是网络文学用于
“对抗”传统文论观念的有力武器。

最后，网络文学最具“野心”的僭越是试图在
理论系统上对传统文学体制实施技术化改造，尽
管这一改造暂时还难以建构起自己坚实的逻辑原
点，但仍然可以从细部和局部开始点滴渗透式的
理论范型渐变。这项“解构”与“建构”并存的历
史性“工程”早在十几年前网络文学在我国兴起
时就已经开始。已有学者对此进行描述性解读，
（即从主客认知的二元逻辑出发，分别阐释网络
文学的生态条件、文化依归、人文精神、学理品格、
生长样态、主体视界、创作嬗变、接受范式、功能形
式和发展前景等问题，由此以本体论视角探询网
络文学显性的形态结构和隐性的价值结构；而显
性结构与隐性结构所形成的从存在方式到存在本
质的递进与交融，便是网络文学的基本学理模式，
也是网络文学消弥文论逻辑原点的技术策略。

就这样，网络文学从主体身份、创作范式、作
品存在方式、价值认同和观念传承等体制谱系上，
以传媒技术的宰制方式悄无声息地对传统文艺理
论实施了“体制性僭越”。这次基于“技术沙文主
义”的去体制化手术，是对文论历史主义传统及
其宏大的哲学基础的一次深刻叛逆，它让我们看
到巍峨的文学本体论真理体制和求真意志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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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权力与体制权力的博弈中悄然隐退的，也
让我们看到新的技术审美原则是如何在理论谱系
置换和知识话语生产的场域里实施建构、规训和
治理的。不过正如从尼采到福柯的谱系学理论都
谈到的，历史并不存在终极目的，理论的历史也不
是简单的普遍理性的进步史，而只是人类对“问
题化历史”的一种“虚构”和体认；所谓历史进步
中的一致性和规律性，只是权力意志、视角主义和
解释学的“真理游戏”的产物，每一个貌似真理的
解释都不是必然的、唯一的、绝对正确的，都包含
着或然的、任意的、相对的成分，都只能提供一种
打破现代性权力－知识－主体关系的工具。因
而，任何历史，包括任何理论史，都是记录一种解
释而不是唯一解释的历史，其目的是消解形而上
学的绝对前提而不是建构某种一成不变的理论体
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体制
谱系的僭越或消解，不仅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
意味着理论范式的相对性，它不会撼动既有文论
体制的历史地位，也不可能真正改变人类赋予文
学的观念律令。平安旧战场，喧嚣新文苑，天地有
文学，杂然赋流形。文学不死，只是某种文学规
则、体制、形态和风格退出主流，而另一种规则、体
制、形态和风格向着新的主流进发。就网络文学
而言，不管是被僭越的文学体制，还是被放纵的文
学秩序和被挥霍的自由写作，其所引发的文学自
律危机，其实正孕育着的是新媒体文学的跨界拓
展和新媒体文论的破土而出或向死而生。它们既
不是旧体制的黯然退场，也不是新体制的完全替
代，正所谓风水轮流转，文学及其文学谱系、文学
规制的“活鱼”仍在文学的江湖。此番传统文论
规制与传媒技术宰制的博弈，其意义只在于从体
制谱系的学理本体上把文艺理论转向与转型的时
代命题推到了当今文论建设前沿。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盛大文学运营的６家原创文学网站包括起点中文网
（ｗｗｗ． ｑｉｄｉａｎ． ｃｏｍ）、红袖添香网（ｗｗｗ． ｈｏｎｇｘｉｕ． ｃｏｍ）、
小说阅读网（ｗｗｗ． ｒｅａｄｎｏｖｅｌ． ｃｏｍ）、榕树下（ｗｗｗ． ｒｏｎｇ
ｓｈｕｘｉａ． ｃｏｍ）、言情小说吧（ｗｗｗ． ｘｓ８． ｃｎ）、潇湘书院
（ｗｗｗ． ｘｘｓｙ． ｎｅｔ）等。
②该数据见盛大文学官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ｌｏｕｄａｒｙ． ｃｏｍ．

ｃｎ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ｈｔｍｌ ＞。下文数据均来自所涉及的文学网站
主页。
③如盛大文学首席执行官候小强被评为２０１１年中国版权
产业风云人物，２０１２年获“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提名
奖。
④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发布的中国作家富豪榜，著名网络作家唐
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分别以３３００万、２１００万、
１８００万的版税收入荣登“网络作家富豪榜”前三甲。
⑤如２０１２年底，网络小说点击量排名前１０的作品为：１）
《盘龙》５９５２８４５８。２）《斗破苍穹》５２７６１６８４。３）《斗罗大
陆》４０６８０９４８。４）《神墓》３７６４９６１０。５）《星辰变》
２８４２９９８０。６）《坏蛋是怎样炼成的》２２０１５３５５。７）《凡人
修仙传》１８２３２９１５。８）《极品公子》１６６２１１５９。９）《极品家
丁》１６３８２８７４。１０）《长生界》１５８０４６６５。网络小说排行
榜，百度总搜索量排名，＜ ｈｔｔｐ：／ ／ ｔｉｅｂａ．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ｐ ／
１５６７２９７６４８ ＞。
⑥付费阅读通常被认为是Ｂ２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模
式在网络小说产业中的延伸。它泛指通过线上或线下
（通常是在线支付）的支付途径来阅读一些通常被运营商
加密或隐藏的文字或图像内容。
⑦网站的“全版权”是指采用不同媒介的多种版权方式全
方位运营，即把网络作品转让给电视、电影、广播、手机、
纸媒、网游、动漫等不同传媒领域，通过文字、声音、影像、
表演、视频等各种表现手段，对作品进行全方位、多路径、
长链条的版权经营，在满足受众市场细分需求的同时，让
网站、作者和作品经营者一并获得商业利益。可参见欧
阳友权：“时下网络文学的十个关键词”，《求是学刊》３
（２０１３）：１２５ － ３０。
⑧据笔者统计，时下的网络类型小说不下４０余种，常见
的有玄幻、奇幻，武侠、仙侠，科幻、灵异，修真、木有、穿
越、历史、架空，盗墓、悬疑，惊悚、恐怖，侦探、探险，都市、
言情，游戏、竞技，青春、校园，职场、官场，军事、太空，权
谋、宫斗，女性、美男，同人、耽美，新红颜、轻小说，百合、
女尊、黑道、种马、变身、反ＹＹ等等，参见欧阳友权：“网络
类型小说：机缘和困局”，《学习与探索》２（２０１３）：１２２ －
２５。
⑨其中一种解读认为，网络文学的理论逻辑系统蕴含了
本体论的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其中，显性结构如媒介赋
型、比特叙事、欲望修辞、在线漫游、存在形态等，隐性结
构是一种价值结构，包括文学体制转换、民间话语寻根、
文学性嬗变、文化逻辑依凭、人文性的意义酿造等。参见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纲”，《文学评论》６（２００４）：
６９ －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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